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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落榜，没考上高中的他，一度被人断言

“没有出路”。

“谁说修车的、打螺丝的，就没有未来？”不服

输的他，就读于中职学校，在另一条人生赛道上

狂飙猛进，频频荣获国省大奖。2022 年，他又回

到母校，“希望培养更多国省大奖得主”。

他，就是九郎山集团旗下株洲第一职业技术

学校的专业教师张华。4 月 26 日，他被授予株洲

市“五一劳动奖章”。

中考发挥失常 国省大赛获奖

攸县娃张华，从小喜爱修理，尤其痴迷汽车。

初中毕业考试，成绩不错的他发挥失常，与

心仪的攸县一中失之交臂。憋着一肚子气的他，

放弃了上其他普通高中的机会，就来到了株洲第

一职业技术学校。“我觉得高中并不是唯一选

择。”他说。

“我喜欢汽车维修，第一眼就选中了这个学

校的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张华回忆，家人虽然

支持，但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愿在外人面前提及

自己的学校。但他在学校老师的关心和开导下，

很快找回了奋发向上的自己。课堂上，他认真学

习，积极提问；课堂外，主动和同学交流。成绩越

来越好，性格也越来越开朗，他通过了学校组织

职业技能特长队的选拔。

进入特长队后，他更是如鱼得水。一年级，

就拿到了市级职业技能竞赛一等奖；二年级时，

又拿到了省赛二等奖；三年级时更进一步，代表

省级参加国家级赛事，顺利拿到了二等奖。这

是学校获得的第一个国家级奖项。

频频获奖的他，顺利拿到了湖南汽车工程职

业学院的入学通知。进入大学后，他又拿到了一

个省赛二等奖。“我的表现，家人看在眼里。他们

很惊讶，也很惊喜，改变了对中职学校的看法。”回

忆起这一路的经历，张华非常感慨。

大学毕业后，张华先后在湘潭、长沙等地从

事一线维修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2022

年，他拒绝了邵阳、益阳等地多所职业学校任教

的机会，选择了回到株洲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担任一名汽车维修类专任教师。

带队重回赛场 再度冲刺国奖

回到母校后，张华的竞赛状态迅速恢复，很快

就在株洲市第十届“技能天下”职业技能大赛中拿

到冠军，被授予“株洲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如此丰富的竞赛经验，可不能丢了。

在学校大力支持下，张华牵头组建了汽车维

修职业技能特长队，再次瞄准了国赛舞台。拆装

发动机、拆装轮胎、诊断故障、动手维修……每天

大量的重复性训练，很容易让人疲劳。张华会带

着学生们跑步，锻炼身体。压力大的时候，还会

带着他们在学校空旷的地方喊上几嗓子。

“有时候，他们信心爆棚，觉得自己很厉害，

我就和他们 PK，他们 20 分钟完成，我就 18 分钟

完成，他们 18 分钟完成，我就 16 分钟完成，每次

都让他们看到差距，又让他们觉得差距不大，不

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张华说。

姚天浩，是张华最得意的弟子之一。但平时

各种耍帅耍酷的他，最初进入特长队时，表现得

很懒散。张华逮住几次后，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这个大家眼里的“问题学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变乖了”。集中特训期间，他每天练习到晚上十

一二点，需要宿管阿姨催着回寝室。有一次，一

道需要在 45 分钟内排除的障碍题，姚天浩未能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他硬是在实训室琢磨、练习

了一整天。

去年 3 月，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新能源

汽车维修比赛在长沙进行。第一次参赛的姚天浩

表现不俗，拿到了省级二等奖。在随后的师生同

赛项目中，张华、姚天浩师徒又拿到了一等奖。现

在，他们依然在刻苦训练，准备继续冲刺国奖。

根据规定，拿到了省赛一等奖，就可以免试

上大专，姚天浩等于提前拿到了升学名额。看

到爱徒一天一天进步，张华比自己拿了奖还要

开心，他说：“人生并不只有一条路，只要我们勇

敢面对，一样可以赢得掌声、活得精彩。”

我市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举行

株洲国投集团获多项荣誉
4 月 26 日 ，株 洲 市 庆 祝“ 五 一 ”

国 际 劳 动 节 大 会 在 市 第 二 工 人 文

化 宫 举 行 ，会 上 对 全 市 各 行 各 业 先

进 集 体 和 先 进 个 人 进 行 表 彰 ，株 洲

国 投 集 团 1 个 集 体 、3 名 职 工 受 到

表彰。

其 中 ，湖 南 九 郎 山 职 教 科 创 城

发 展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获 评 株 洲 市 重

点 项 目 建 设 劳 动 竞 赛“ 先 进 单 位 ”；

株 洲 市 云 龙 发 展 投 资 控 股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胡 燕 梅 、湖 南 星 途 航 空 航 天

器 制 造 有 限 公 司 王 熔 、株 洲 第 一 职

业 技 术 学 校 张 华 荣 获“ 株 洲 市 五 一

劳动奖章”。

（据株洲市国投集团微信公众号）

“修车教师”盯着国赛舞台
——记株洲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华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廖喜张

获奖集体及个人(右一为张华)。株洲市国投集团供图

一辈子的辛勤耕作，

换取儿孙满堂的晚年生

活，靠土地和子女养老，

似乎是很多农村老人最

朴素的愿望。然而，随着

农村家庭结构、人口流动

等方面的不断变化，许多

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渐渐

成为空巢老人。

乡 村 养 老 如 何 破

题？面对农村“空心化”

“老龄化”较重，特殊困难

老 人 较 多 、消 费 能 力 较

低，农村养老机构、幸福

院入住人数较少、服务能

力较弱等问题，天元区不

断探索破解农村养老难

题的新路径。

充实的敬老院
生活

在 天 元 区 雷 打 石 镇

敬 老 院 ，86 岁 的 朱 顺 林

奶奶，每天上午的“必修

课”，是跟着敬老院里的

其他两位奶奶一起跳养

生 操 。 在 舒 缓 的 旋 律

下，她们一齐摆动手臂、

弯 腰 ，舒 展 …… 二 十 分

钟 过 后 ，她 们 额 头 上 开

始 慢 慢 冒 出 汗 珠 ，衣 衫

也有些湿润。

她 们 拿 出 随 时 准 备

的小毛巾，擦擦汗，继续

练习。直到音乐停下，他

们才结束锻炼，收拾好设

备，结伴而行，回到各自

的房间洗漱。

“这里就像家一样 ，

住 在 这 里 没 有 一 点 烦

恼。”朱奶奶入驻雷打石

镇敬老院已有 3 年了，她

每天上午跳操，下午跟其

他老人一起散步、聊天，

过得很充实。“住在这里，

我都胖了不少，要减肥了

呢。“朱奶奶打趣说。

跟 朱 奶 奶 跳 操 的 另

一 位 奶 奶 ，是 她 的 老 同

事，之前看朱奶奶在这里

住得开心，她也跟着住过

来了。“有了老熟人，更加

不孤单了。”

“农村老人 ，能改变

传 统 观 念 ，住 进 敬 老 院

的并不是很多。”雷打石

镇 敬 老 院 院 长 岳 莹 说 ，

住 在 这 里 的 老 人 ，有 社

会老人和特困老人。为

了让老人们的生活丰富

多彩，经常会开展活动，

比 如 ，组 织 学 校 里 的 小

朋 友 来 看 望 老 人 ，为 他

们 表 演 节 目 ；到 了 节 假

日 ，有 志 愿 者 来 给 老 人

包饺子、包粽子；过生日

的 时 候 ，敬 老 院 会 为 老

人 们 准 备 很 多 吃 的 ，设

置一些游戏环节……

做 强 养 老 机
构、农村幸福院

目前，天元区农村片

区（三门镇、雷打石镇、群

丰镇）中，60 周岁以上老

年人和 18 周岁以下未成

年人，占常住人口比例超

过 50%。农村“空心化”、

农民“老龄化”问题越来

越突出。

雷 打 石 镇 人 大 副 主

席 陈 妮 说 ，我 们 开 始 探

索“互助养老模式”来破

解 养 老 难 题 ，互 助 养 老

的核心主体有老年人自

身 、家 庭 、政 府 和 村“ 两

委 ”、社 会 组 织 和 企 业

等，通过统筹协调政府、

社会、市场、家庭等不同

主体，形成合力，探索构

建 便 利 可 及 、多 元 精 准

的农村互助养老服务模

式 ，破 解 农 村 养 老 人 才

短缺、设施不足、资金缺

乏 等 难 题 ，进 一 步 提 升

老人的幸福感。

天 元 区 民 政 局 党 组

书记刘振华说：“为破解

农 村 养 老 难 题 ，天 元 区

着 力 探 索 功 能 完 善 、精

准 便 捷 、灵 活 适 用 的 多

元 化 农 村 养 老 新 模 式 ，

积 极 破 解 养 老 难 题 ，让

农村老年人获得感更加

充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安全感更有保障。”

天元区坚定走“医养

结合”的养老之路，稳步

推进公办养老机构运营

模式改革，通过“公建国

营”或“公建民营”，不断

提升服务质量和水平；积

极探索“政府补一点、村

居投一点、慈善捐一点、

个人出一点”的模式，争

取多方支持，因需、因地

制宜提质改造一部分幸

福 院 ，消 除 安 全 隐 患 问

题，让老年人住的放心、

舒心。

空巢老人多，乡村养老如何破题？

天元区探索多元化农村
养老新模式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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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章云河

雨停了
湿哒的屋檐下，我在发呆

小雨落下，云雾升起

柚子花染香了空气

雨停了，我们上山去散步

叶子被雨洗过

一些花活活被雨泡死，

花蕊沉重地垮开，

掉在地上

我们迈过那些香气与残花

回到山中，又是一年

我们迈过又一个春季

脱口而出
可能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的心怎么可能知道

有些话是不经过大脑的

有些话从天而降

通过我的嘴

说出来

那声音是我发出的吗

那神秘多年后想起

仿佛是

风中刮来的

一口井
曾立力

那天，我和老 Q 大喘着气爬到山顶，一屁股瘫坐

在地上，望着脚下四面群山环抱的山谷，觉得像是好

大一口井。我俩就像是沿着井壁爬上来的。谷底树

木葱郁、植被遍布，宛若墨绿色的井水，阳光照耀下

波光粼粼……

我对老 Q 说：“也许上古时代这儿就是一口井。”

老 Q 老家本地的，却吝啬得只吐出两个字“天

眼”，认知不同。

我和老 Q 是家破产厂里的工友，过去交道并不

多，没想到两人退休后却成了经常结伴同行的驴

友。我俩没去过名山大川，却爬遍了市郊的野山

沟。野山野趣野味，别有一番风景。

那 天 闷 热 ，带 的 水 告 罄 ，两 人 下 到 山 脚 下 找

水 没 找 着 。 老 Q 伏 下 身 子 贴 着 地 面 听 好 一 阵

儿 ，在 山 腰 凹 处 找 到 一 浅 水 窝 。 两 人 搬 开 几 块

石 头 ，用 登 山 铲 掘 了 眼 草 帽 大 小 的 井 。 掬 一 捧

水 ，清 冽 冽 、甜 滋 滋 的 。 我 俩 牛 饮 阵 笑 道 ：“ 朖

也，澂水之儿。”

恋着那甘甜的井水、奇异的风景，后来我俩领着

众驴友又去过几次。因人太多，水量不足，容易浑

浊，有驴友提议：“大伙凑点钱，正儿八经掘口井，既

方便自己也方便他人。”大伙一致赞同。

唯独老 Q 咕哝：“出钱没有，出力可以。”

老 Q 手头有点紧，两个钱捏得出水，从不乱花。

按说我俩的退休金不相上下，比不上机关事业单位，

但过日子绰绰有余。也不知他怎么搞的，老是五行

缺金，财务不自由。我忙跟大伙说：“这件事交给老

Q 去办最好不过了，不会乱花钱的。”

出钱的人不愿出力，半信半疑说：“就交由他去

办吧。”

老婆听说后责怪我多事：“人心难测，蚊子腿也

是肉，你能担保他对到手的钱不贪不占？到时你负

责？”唾沫星只差没喷到我脸上。

驴友中不乏赚着大钱的，也有月月拿上万元退

休工资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打趣老 Q：“钱不是抠来

的，是攒来的。”还说：“年轻时发狠攒钱，年老了花钱

享受，早抽风去了？”

说归说，老 Q 并不在意，装作没听见。背地里却

跟我说：“你有再多的钱，我们之间不存在借贷，绝对

值等于零。”又说：“钱多多用，钱少少用，过好每天才

有意义。”并不觉得低人一头，矮人一等。

老 Q 叫上个帮手，亲力亲为，用不到造价一半

的钱，将草帽大小掘成口一米多见方的井，并用麻

石 砌 好 了 井 壁 井 台 ，见 证 了 这 老 小 子 的 精 明 能

干。多余的钱，也一分不少地退给大伙了，我这才

放心。

泉眼掘通了，水量很大，在井底不停地翻着水

花。竣工那天，我用女儿送的那台尼康相机给拍了

张弱光照。自我感觉不错，发给了老 Q，老 Q 秒回了

我串大拇指和一个若有所思的表情。

没料到过两天都市报却给登了出来，还配了个

《好大一口井》的醒目标题。右下角虽署有我的名

字，但我却仍然满腹的不快。商都不跟我商量就拿

去发表，太不尊重人了。老 Q 要干吗？

井 在 山 中 人 不 识 ，报 纸 的 广 而 告 之 ，没 多 久

陆 续 有 人 来 打 井 水 回 去 饮 用 。 井 水 比 桶 装 纯 净

水 好 哇 ，纯 天 然 ，更 安 全 。 白 流 也 流 了 ，老 Q 算

是 做 了 件 好 事 ，不 违 掘 井 初 衷 ，我 先 前 的 不 快 也

就释然。

这期间女儿买了新房要装修，我去守了段时间。

可等我回到家，老婆却绘声绘色说：“那口井火

了神了！能治百病。有位大爷拄着双拐来的，喝了

一杯水，扔掉一个拐杖；喝了第二杯水，扔掉双拐自

己走回去的。有位盲人双目失明几十年，用这水清

洗眼睛，七天后重见天日。就是癌症病人，喝了这水

症状也马上缓解……”老婆这人见着生人都能特别

亲，对这种八卦深信不疑。

最后老婆说：“不过，现在打水要收钱了，一块钱

一桶。”

第二天清晨，老婆让我也去打两桶水来，有病治

病，无病强身。我正想去看看。

现在的人命要紧，一路上只见都是去打水的人，

有年纪大的，也有年轻人。肩挑手提的，拖着行李车

的，像我这样骑电摩的更多，络绎不绝。

老远见山脚下新开辟块土坪，村道可通到坪里，

坪中央搭间简易工棚，接出根 pvc管直通半山腰的水

井……

走进棚内，靠山边一线装有五六只水龙头，旁边

摆个大红塑料脸盆，里面有些块票和一个二维码。

另一边放生活用品，老 Q 在弄早餐。

我见着就有火，凭什么你老 Q 收钱？到老来还

真掉进钱眼里去了？

老 Q 看见我过来招呼，我理都没理他，灌满两桶

水，往那张血盆大口里扔下两块钱，转身便走，将冷

冰冰的背影留给了老 Q。

回到家，我立即拉黑了老 Q 的手机、微信号，再

没去打过水，就此断交，不带走一片云彩。

后来，当我听人说起那口井时，总是一脸的不

屑，不以为然。

直到有一天，都市报记者突然上门要采访我，说

是这些年全靠了那口井，附近村里的孤寡失能老人，

都得到了帮助……我羞愧难当，想找老 Q 说说，却只

有在梦里了，老 Q 不在了。

你来我往
谭圣林

凌关凹家住 A 栋二楼东头 201 房，带一个

100 多平方米的露台。除了栽花种菜，凌关凹

拾掇多余的装修木板，砌了个小安乐窝，住着

只小白狗。小白狗天天“低徊入衣裾”，坐如小

虎卧似弓。植物生鲜，动物卖萌，露台上生态

味满满。

A 栋二楼一排连着 9 户，都带有露台，且一

长溜相通。业主之间平日各有事业奔忙，往来

交集少，对面不相识。小白狗却时常来往穿

梭，不请自去，突兀地造访邻居家一回。

隔壁 202 房住着两位退休老人郝爷爷和胡

娭毑，他们在花池种点葱蒜韭菜小白菜，打理

几蔸金桔子。郝爷爷是位爱狗人士，一来二

往，把凌关凹家的小白狗侍候成了亲密伙伴，

每天早上出去，在茶馆品茗聊天，约莫上午 10

点钟折回，顺路从菜市场花两块钱，买几坨屠

夫切着多余的边角余料猪肉，打发小白狗。

天天有新鲜猪肉入口，这小白狗嘴巴光

亮，脑袋也灵光，郝爷爷房门一有动静，小白

狗旋即摇头摆尾，俯首称臣，贴地迎候，加餐

解馋。

也就因为过于亲近，小白狗摊上事了。那

天胡娭毑穿着拖鞋，在露台上晾晒衣服，小白

狗像平常一样，屁颠颠地跟着胡娭毑转圈圈。

谁知，胡娭毑上台阶一抬脚，光着的后脚跟正

好与小白狗笑露的牙齿亲密接触了，划出一线

红色的印子。

再 温 顺 的 靓 狗 ，也 是 畜 生 ，牙 齿 内 存 病

毒。胡娭毑急了，连忙打电话询问在上班的凌

关凹，小白狗是否注射了疫苗，得知没有，油然

而生郁闷，自己 70岁的人了，好端端的骨架，要

是沾上狂犬疫苗，那岂不是老来横祸。

胡娭毑越想越扎心，浑身似乎有病毒开始

在骚扰，禁不住怪郝爷爷，说，你这个郝爷爷确

实好，与邻居小凌家的狗打得太火热，以至于

它没了分寸，乱了尺度，粘人伤人。

郝爷爷一脸无奈，这小白狗又不是恶意咬

你，脚上一条肤浅小印子，是善意的误伤，农村

长大的人哪个没挨过，不值得大惊小怪。

说归说，郝爷爷还是第一时间陪着胡娭毑

赶到区卫生防疫站，清洗了一下后脚跟，注射

了狂犬疫苗。

凌关凹下班回来，喊了堂客，敲门道歉，又

掏出 1000 块钱，作为注射狂犬疫苗的费用补

偿。伸手不打笑脸人，郝爷爷坚决不收，说，你

家小白狗又不是当真行凶咬人，而是好玩失

误，挠了一下痒痒而已。

胡娭毑注射了疫苗，心情平复下来后，也

连说是区区小事，互相说清楚了就没事了，不

要再纠结，我们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有一万

多，不差这千把块钱的。

寒暄一阵，接着是泡茶，嗑瓜子，话题转

向，又聊起了电视新剧和网络热搜，物业收费

和电梯故障。凌关凹只得作罢，为了以防意

外，第二天牵着小白狗注射了疫苗。

不过，欠着隔壁郝爷爷和胡娭毑一份人

情，还是不能揣着明白装糊涂吧。于是，趁着

过节，凌关凹把老家农村带回城的土鸡蛋和

有机蔬菜与两位老人分享，还在对口帮扶农

户家买了二十斤土猪肉，送给老人包饺子做

肉丸子。

郝爷爷和胡娭毑的儿子远在省外沿海城

市成家立业，一年难得回来探亲一次。凌关凹

两口子上门送东送西，加上嘘寒问暖的，两位

老人心都软得要化了，索性把厨房柜门打开，

挑了几袋儿子快递过来的海鲜产品，回赠给凌

关凹一家品尝。

小白狗继续出访，在两家露台之间走动，

享用着郝爷爷胡娭毑的猪肉赏赐。两家的来

往也日渐密集，谁家出门旅游或是走远亲去

了，都是另一家负责浇花、收衣服、取快递。

再 后 来 ，两 家 年 夜 饭 也 整 在 一 桌 ，边 吃

边 唱 ，录 视 频 ，发 抖 音 ，与 郝 爷 爷 胡 娭 毑 儿

子 儿 媳 孙 子 线 上 互 动 。 小 白 狗 守 在 一 旁 优

哉游哉，闻香食辣，咀嚼着这个大家庭的特

别味道。


